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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沟是许仙的故里。相传，年轻貌

俊的许仙勤奋善良， 被在淇河旁白衣

洞中修炼的千年白蛇相中， 两人结为

夫妻。许仙凡胎肉体，经不起法海和尚

的挑拨，背叛了妻子。 白蛇身处困境，

被法海追得无处藏身， 隐身于河中的

鸭子体中，还是没有逃脱劫难，被法海

镇压在雷峰塔下，彩衣留在鸭子肚中。

从那儿以后， 这里鸭子下的蛋就成了

“缠丝蛋”———煮熟后蛋清可层层剥

离，蛋黄内红黄相间，一环红色，一环

黄色，锦丝一直缠绕到蛋黄中心。

风水轮流转。 金山寺中的法海和

尚拆散恩爱夫妻， 千夫所指之下无颜

见世人， 只好终日躲在螃蟹腹中。 不

信，你逮一只看看，淇河里所有的螃蟹

肚中都有一个秃头法海和尚。

如今，许仙早已作古，金山寺塌塌

修修，修修塌塌，寺院仍存，青岩绝壁

中的白衣洞仍然香火不断。

韩振淇、许含之两人上青岩、进寺

院，看雷锋塔遗址，不觉已夜幕降临。

蜿蜒的淇河象一条巨龙欲出河道，令

人毛骨悚然。

夜色越来越浓，空中一盏盏“鬼灯

笼” 忽忽悠悠飞向漆黑的大山， 河谷

中、山脚下无处不是，无处不有，许含

之害怕了，直往韩振淇身边靠。

韩振淇撸了撸袖子说：“我爷爷在

世时常走夜路，随身带一根九节鞭。有

一年，他从外地回来，看见路边有一个

‘白犄角’，几丈高，传说是鬼变的。 我

爷爷一阵高兴， 心说，‘我这一辈子还

没见过鬼呢，今天开开眼界。 ’他解开

九节鞭，一鞭抽去，电线杆应声而断。”

“呀！ 你瞧，我肩上。 ”许含之紧紧

靠着韩振淇，直打哆嗦。

“在哪儿？ 真是自投罗网！ 让它们

尝尝铁砂掌的厉害。 ”韩振淇一巴掌拍

去，伸出手掌一看，不由“啊”了一声，

“这不是荧火虫吗？ ”他又在地上活捉

了一只给许含之看， 风趣地说：“鬼还

是怕我们，一个个都变成了荧火虫。 ”

其实，所谓的“鬼灯笼”就是萤火

虫。

恐惧劲儿过去了， 许含之这才发

觉自己出了一身冷汗，脚部疼得厉害。

她用乞求的口气说：“老兄，我脚疼，你

背背我吧！ ”

“你看，‘狂人’瞪你了。 ”韩振淇推

脱。

“他没长千里眼，就是长了，也没

心看我。他舅舅是美籍华人，接他到美

国定居、发展去了，已经走了一年多。

临走前，同学为他饯行，问他为啥要到

美国去？他说他要混入美国上流社会，

竞选美国议员、总统，在美国娶一个最

漂亮的女人。 有人问他， 竞选不上咋

办？ 他说，他要拿出愚公移山精神，子

子孙孙竞选下去，直到成功。走后就再

也没联系了， 也不知道他的议员当上

了没。 ”

“你们两个的关系不是不错吗？ ”

“关系跟感情是两个相同的概念

吗？ 真笨！ 我妈跟他妈是同事，我俩不

过从小认识罢了。 我喜欢画画、清静；

他爱好的是手枪、张扬，我们在一块儿

半天都找不到俩人都感兴趣的话题。

没有共同志向、没有共同爱好，能成为

同舟共济一辈子的伴侣吗？小时候，妈

妈告诉我， 女孩子身上有几个部位是

不允许任何人碰的， 等到结婚后献给

最心爱的人。 ”

一刹那，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

们两个。 韩振淇心里在翻江倒海———

他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

陈晶虽然离开了， 但她的影子一

时很难从韩振淇心里抹去， 总觉得她

已经成了生命中不能分割的一部分。

白天， 他脑中不时闪现出陈晶微笑的

面孔，夜里她又走进梦中。 那么惆怅、

那么痛苦！

许含之，一个高级干部的女儿；自

己呢，农民的儿子，开公司一波三折，

这才刚刚有了起色。自己曾经发誓，不

搞出一番事业，不说成家的事。面对许

含之的一片心，他咋回答？ 除了沉默，

还是沉默。

突然， 河岸上传来韩振昌的吆喝

声和一阵阵鸣笛声， 打破了这二人世

界的静默。

六十五

韩振淇的母亲又来到河边洗衣

服。 天高气爽，河水依然静静地流着，

河边玩耍的孩子们换了一茬又一茬。

她把衣服一件一件放在岸边， 不由长

出一口气。

那时候， 常同陈晶妈一块儿来河

边， 两人一边洗衣服， 一边说家长里

短，石头、晶晶是她俩的忠实听众。 如

今他们大了，却天各一方，晶晶已经几

年没来过了，也不知道现在过得咋样。

许含之的到来， 让晶晶妈对在眼皮底

下长大的晶晶更加想念了。

太阳无声地移动着， 河水缓缓地

流着，不时激起一个个浪花。

“哟，我当就我一个孤雁来洗衣服

了，大嫂你也来了？ ”随着声音，小昌妈

提着一篮脏衣服出现在河岸上。

石头妈停下手中捶衣服的棒槌

说：“他婶，小昌这几天回来了没？ ”

“别提他，一提他我就来气。 那时

他领县城的那个女朋友回家， 我不也

没说啥？真是不叫大人说一句话。死守

住那一个，几年不叫她进我的家门。我

都跟恁兄弟说了，我是无所谓，老掌柜

吧是不说了，已经到那边去了，可老婆

儿都恁大岁数，头天夜里脱下鞋，第二

天清早也不知道能不能穿上呢， 拿礼

不拿礼，来看看也算。 ”

“她婶，咱的思想都过时了，现在

的年轻人不要管他恁多。 ”

“不管他，他还上天呢！ 我这一肚

文化，要貌有貌，要才有才，要是放在

现在，我还不服年轻人的劲儿呢！ 哼，

这个媳妇不经我同意， 家门她别打算

进。 你看你家石头，走了一个，这又来

了一个。 ”

“嗨，甭这样说，咱跟人家北京来

的可门不当户不对 ， 人家是来工作

的。 ”

“天下哪儿不能工作，几千里地，

为啥非来到咱石头身边工作？咋，皇帝

的闺女都不嫁人了， 嫁人都非得再找

个皇帝家？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

毛驴跟驴走。咱石头哪点儿配不上她？

不是认罢家门了？叫娘口甜不甜？没嫌

弃咱家土气吧？ ”

“人家大城市都不兴叫娘，都是叫

阿姨，专好招待呢，很随和。 把家都画

了下来，老枣树、石榴树都画上了，看

起来跟真的一样。我跟你哥说，咱小水

缸里可养不住恁大本事的鱼。 ”

“这不是该你老大婆高兴呢，孩儿

也争气，才走个披红的，又找来个挂绿

的。 那个好唱， 嗓子就跟那百灵鸟一

样；这一个又是个大画家，笔下生花。

恁两口子前世是咋修的？我呢？修个孩

儿不争气， 一辈子就死守着那一个浪

妞，我咬死她也不解恨！ ”

又到了深夜时刻， 韩振淇办公室

的灯还亮着。听到敲门声，他思绪从工

作中收回来，应了一声，开开门，许含

之一脸严肃地进来。她说，她是来告别

的。

韩振淇不解地问：“是嫌公司地方

太小，还是嫌我招待不周？还是有些事

我没有给你答复，你生气了？ ”

“都不是。我不忍心看着你累倒在

这把椅子上， 也不忍心看着公司快则

三年、慢则五年倒闭。 ”

韩振淇很是惊诧。 他看坐在对面

的师妹神情很严肃， 不像是开玩笑的

样子，她为啥说出这么不吉利的话？

“我不是吓你。我父亲回去跟我分

析了好几个晚上， 他认为你有雄心却

没有大略。公司搞得越红火，发展得越

快，倒闭得越快。 ”

韩振淇只感到脊背发凉。 许含之

的话他可以不信， 老师的话却不能当

成儿戏，他是学术界的泰斗、又是农业

部部长， 出言慎重， 又认真考察过公

司，听取过养殖户的意见和要求，对公

司的发展绝对有发言权。 许含之办事

向来稳重，她今天深夜前来告辞，看来

问题的确很严重。 难道是公司的决策

不对，不能顺应民心？

韩振淇给许含之倒了一杯水，恭

恭敬敬地递给她，微微一笑说：“含之，

你真的要走？ ”

许含之点点头。

“难道你真的要眼睁睁看着公司

这辆大车翻进万丈深渊？ 你忍心撒手

不管吗？ ”

许含之没有说话。

“是公司的方向不对？还是与党的

政策相悖？ ” （59）

□

陈尧

上海红十字会通报卢湾区高额餐费调查及

处理情况，称资金渠道为工作业务经费，并非救

灾救助款。 已责成超过接待标准部分的 7309 元

由个人承担， 并在全市红十字会系统内通报批

评。（详见本报昨日 9 版）

事到如今， 不论卢湾区红十字会的高额餐

饮费是属于工作业务经费， 还是属于救灾救助

款项，其实都不太重要了。 重要的是公款吃喝、

超标消费、铺张浪费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情，

而这显然背离了红十字会精神， 严重损害了红

十字会的形象，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仍处

于蹒跚起步阶段、弱不禁风的中国慈善事业。

因而，对于卢湾区红十字会“万元餐”事件

的调查处理，不应该只局限于“超过公务接待标

准部分由个人承担，予以退回”，以及“向全市红

十字会系统通报批评”。 必须拿出更多、更大的

诚意，进一步把“谁在吃”、“为何吃”等关键细节

调查落实清楚，并向社会和公众公开澄清，同时

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否则，不啻是对公

众爱心善心和我国慈善事业的二次伤害。

换个角度看，“万元餐”事件是由“网友曝”

才走入公众视野的， 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确

定因素。 如果还落得一个大事化小、“罚酒两杯”

的结局，那不仅无法彰显法治精神，平抑汹涌澎

湃的民愤，还丝毫起不到“以儆效尤”的警示作

用。 如此一来，相信诸如此类的事件必将继续上

演，“没有最牛，只有更牛”。

红十字会万元餐岂能“罚酒两杯”完事

“伺机滋事”

是个什么罪？

□

温国鹏

4 月 13 日，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

镇 6 名城管人员驾车行驶至沪亭北

路、涞寅路口附近时，与一驾驶摩托

车闯红灯经过路口的男子发生纠纷，

6 名城管人员下车对该男子实施殴打

后逃逸。 15 日下午，涉案的 2 名城管

人员被刑事拘留。 另有 4 名伺机滋事

的围观者被刑事拘留。（东方网 4 月

17 日）

城管打人不奇怪，打人的城管被

拘留也不奇怪，奇怪的是，连围观者

都被刑事拘留，这就让人丈二和尚摸

不着头脑了，难道说，城管打人，民众

连看一看都是违法的？ 更让人不解的

是，6 名打人的城管中有 4 人是被行

政拘留并处罚款，而 4 名围观者却被

刑事拘留，“伺机滋事”到底是个什么

罪名？ 为什么会比打人的城管受到的

处分还重？

执法部门又不是围观者肚子里

的蛔虫，你怎么就那么笃定人家一边

看着一边想着“伺机滋事”？ 再说了，

就算围观者想着“伺机滋事”，但是，

人家毕竟是“伺机”还没真正“滋事”，

难道说，心里想着要滋事就犯法？

从某种程度上说，“伺机滋事”是

继城管打人之后对民众感情的二次

伤害，围观与打人同罪甚至比打人罪

责还重， 那我们只有遇事绕着走了，

不过，为了避免误会，也为了方便城

管打人时不被打扰，请城管下次行动

时最好提前设立警示牌提醒一下：

“前方城管打人，请绕行，莫围观”。

□

张丽

“河南固始西九华山风景区开发有限公司

招聘全职口唇茶采茶工，应聘者需为女性（无性

经验者）……胸围为 C 罩杯以上；身体明显部位

不允许有伤疤及受伤等痕迹。 ”在微博上看到这

条奇闻的时候，说实在话，颇有些半信半疑。 虽

然现在招聘界奇谈甚多，但毕竟这么“二”的事

情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干出来的。 能写出这种招

聘启事的公司， 得有多强大的神经和强韧的脸

皮，才能够应对可想而知的口诛笔伐呢？

但随后各媒体的报道很快打消了各种揣

度。 没错，这是真实存在的招聘，而且该公司还

给出了回应，称此举是“传承历史习俗”。

过去有句常说的话：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

姑娘。 但在固始县这些瞄准“C 罩杯处女”发力

的人眼里，历史简直成了任人意淫的小姑娘。

不说我中华文明灿烂辉煌的五千年， 只说

中原大地那一片儿也是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

固始县这个名字本身就有不少说道， 随便扒拉

扒拉都能找出各类掌故来。“文化搭台经济唱

戏”，不至于贫瘠到了非得走“三俗”的路子。 当

然， 一般概念中的茶艺表演是在光天化日下进

行，茶艺师、观众都应该衣帽整齐。 那么在这个

前提下，是不是处女、罩杯多大、身上有无疤痕

跟表演效果之间的关系， 正常人想破头也是无

法得到正解的。 除非此事别有机杼，建议当地公

安机关扫黄打非部门密切留意。

言归正传， 很早以前， 鲁迅先生就在名作

《拿来主义》中提到过对“大屋子”该如何继承的

问题，留下什么、扬弃什么都说得非常清楚。 那

么，是这些想出“C 罩杯处女采摘口唇茶”点子

的人当初没有好好读书，忘记了先贤的教诲吗？

也许是真忘了，也许是选择性失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当人们对组织采茶的

这个公司大加挞伐的时候， 也不能忘了那些吃

“口唇茶”的人，那些以尝了“C 罩杯处女”采到

的茶为乐事的人们，是他们的需要刺激了市场。

换句话说，是他们心里先“三俗”，然后才有了这

俗不可耐的招聘。

古有“金莲盏”，今有“罩杯茶”；南有“裸体

拉纤”，北有“口唇采茶”。 在庸俗、低俗、媚俗这

条路上，下一个跳出来吓人的将会是谁，将干出

什么，我们还真是无法想象。

C 罩杯是用来放茶叶的吗？


